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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麦克阿瑟秘密访台15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
偏安局面才初步稳定下来。1950
年7月31日，麦克阿瑟在对美国国
务院保密的情况下飞抵台北，进行
为期22小时的访问，更被“国府”
视为一大胜利。蒋介石安排麦克
阿瑟下榻在草山宾馆以示尊重，双
方在附近的草山御宾馆进行了会
谈。陈诚、周至柔、孙立人、叶公超
等国民党要员参加了会谈，宋美龄
也到场作陪，随后双方军政高层继
续在台北市区的“国防部”磋商。

麦克阿瑟此行除了谈台湾协
防问题，还特地谈到金门撤军问
题。因为当时国民党眼看金门孤
悬海外，美军又没有协防上的承
诺，加上解放军集结在闽厦地区，
大有渡海一战的架势，因此不排
斥美国部分人士提出的有关金门
撤军的提议。但麦克阿瑟访台
时强调，依他的军人本能，金门

“丝毫也不放弃”。麦克阿瑟的表
态坚定了蒋介石的决心，他随后
在军事会议上表示，对金门“固守
不撤”。

次日上午，蒋介石与麦克阿瑟
于草山御宾馆举行第二次会谈，麦
克阿瑟承诺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出
台有关对台湾地区军事保护的正
式政策。麦克阿瑟离台后，立即派
遣副参谋长福克斯抵台担任盟军
总部“驻华军事联络组长”。按麦
克阿瑟的设想，由于美国正在规划
联军在韩国仁川登陆，如能出动国
民党军牵制解放军，配合美军在东
北的轰炸攻势，将有利于朝鲜战争
的进行，但由于与杜鲁门主张朝鲜
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的立场相违
背，此设想没有实现。

麦蒋互动密切，如同重新建立
了美国与“中华民国”军事与外交
关系，使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局得以
缓解。

1950年8月10日，美国调回
代办师枢安，改派亲蒋的卡尔·蓝
钦出任在台首任“大使”。之后包
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
杜勒斯等美国政要先后访问台湾
地区，他们都曾是草山宾馆的座
上宾。

1950年5月，士林官邸落成后
蒋宋正式搬离草山宾馆。但士林
官邸夏天湿热，蒋介石因后背受伤
留下了后遗症无法使用冷气，夏季
凉爽的草山宾馆就成为蒋介石夏
日避暑之地。直至1970年，位于
七星山的中兴宾馆落成，草山宾馆
的夏居功能才被取代。

草山宾馆还有条沿着山壁修
筑的密道，这条密道高1.7米，宽度
可容2人并肩行走，深度超过20
米，位置相当隐蔽，但已年久失
修。据说这条伪装的密道是通向
邻近美军宿舍区的机密通道，以便
蒋介石必要时寻求政治庇护。

草山宾馆不但路线管制与建
筑限制严格，管理单位还租下巷口
的民宅作为官邸收发室与会客
室。当地居民一律搬到山区居住，
直到蒋介石去世后，“总统府”未再
续租当地店铺，原居民才搬回原址
居住。在草山宾馆宋美龄的画室
向外望可俯瞰关渡平原，画室左侧
有一名宪兵站岗，每当蒋介石或宋
美龄在窗前停留时，宪兵就会朝山
下打旗语，山下宪兵会立即要求行
人回避。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行馆的生
活相当惬意。尤其是在草山宾馆
前，可右望观音山，左观四兽山，最
远可看到林口台地，鸟瞰角度极
广，蒋介石盛赞此处颇有浙江莫干
山的风貌。草山宾馆庭院周围有
柏树、相思树、桑树环绕，屋后种有
3棵百岁以上的笔直柏树。庭院正
中央有个心字形的池子，希望男女
主人延年益寿。

蒋介石的卧室有一张行军床、
两张藤椅和一个简陋木柜。由于
他长期背痛，不能吹风，宋美龄又
怕热，一定要有空调，所以两人各
有寝室，不过格局相仿，可以互通，
宋美龄的卧室有专属盥洗间。负
责整修行馆的建筑师李重耀怕蒋
介石不习惯日本房舍，所以仅保留
几间纯日式房间，将其他房间的榻
榻米换成木地板，将日式纸门改成
木板门，包括蒋介石书房的躺椅
与行馆的其他家具都是从大陆搬
来的。

草山宾馆附近设有温泉池，是
名副其实的温泉宾馆。蒋介石夏
日也会经常在宾馆及四周散步，笃
信基督教的宋美龄避暑时，会将士
林官邸凯歌堂执事请到山上，在邻
近草山宾馆的空军新生社（空军招
待所）临时礼拜堂或阳明山管理局
礼拜堂做礼拜。有时官邸还会安
排华兴育幼院的小朋友到行馆与
蒋宋一同野餐。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
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我与沥川谈庄子27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挽着沥川的手臂，走向画廊左
侧的来宾签到处。沥川龙飞凤舞地
签上自己的名字。

“王先生，画廊后厅有专门为您
安排的休息室。”负责接待的女生
说，“出这道门往左就是。”

“谢谢。”沥川问，“挂衣间在
哪里？”

“就在这里。”女生笑盈盈地说。
沥川帮我脱下大衣，连同他自

己的风衣一并交给她。
画廊的灯光不明不暗，幽幽的

从天花板上洒下来，当中是几个古
典风格的隔窗，后现代的绘画摆放
在纯粹古典园林风格的画廊里，显
得很别致。

“你喜欢看这些画吗？”沥川在
一旁问。

“不大喜欢，也看不懂。”我说，
“不过这画廊的设计倒挺别致，我很
喜欢。”

我看见他脸上有得意的笑容。
“是你设计的？”
“不然人家为什么请我来？”
“那么，王建筑师，你是属于什

么风格的？”
“自然主义。尽可能超越时代

的限制。”
我想起一位我熟悉的先哲：“是

不是就像庄子那样？”
“哦，你也知道庄子？”他有些

吃惊，“庄子是我最喜欢的中国
哲学家。”

“哥哥，你只认得950个汉字。”
我笑，“跟我谈庄子，是不是有点
奢侈？”

“我读过他的法文译本，上大学
时还选过这门课。可惜教授是个中
国人，地方口音太重，到最后我还是
一知半解。不过，你也不是中文系
的，关于庄子的知识，咱们应当是半
斤对八两吧。”

“我父亲是庄子哲学的真正实

践者。他向往自然，所以从城市来
到农村。我们家不用电话，不买电
视，连自行车都不买。我爸从小就
告诉我，走路比什么都好。不过，我
和我弟都背叛了他。没有自行车，
我们求外公掏腰包；没有电视，我们
攒零花钱上录像厅。”

他很吃惊：“是吗？你父亲拒绝
现代文明？”

“我父亲说，现代和古代没有本
质区别。”

“发人深省。”沥川看着我，脸上
的笑意味深长。

画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年轻
人占了多数。

我偷偷看了看表，才过了10分钟。
“哎，我觉得这个画廊里还是有

那么一两个人不大像画家。”我看着
人群中的一个人说。

“是吗？”顺着我的目光，沥川看
见一个穿着灰色西服，国字脸，胸口
别着一支钢笔的中年男人。他好像
一直在找人，然后向我们走来。

“请问，您是王总吗？”那个中年
男子说。

沥川微怔：“我是。”
那人递上一张名片：“东风玻璃

厂厂长，许建国。”
“许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
“王总是香榭大厦、万科新城和

龙岗酒店的主设计师对吗？”
沥川迟疑了一下，说：“嗯。”
“我们厂是资深的国有大型企

业，可以生产这三个项目所需的双
层呼吸式玻璃幕墙。”

“我只负责外观和园林景观设
计。您应当和施工部门联系。”

“我们查过您的背景资料，您是
建筑设计师同时也是建筑工程师。
如果您说为达到设计效果需要某种
建材的话，施工单位非买不可。”

沥川不动声色：“这种玻璃幕墙
是高新产品，目前国内确有几家工
厂生产，但技术指标不够过硬，我们
一般从欧洲进口。”

“王总，我们厂能够生产出达标
的幕墙，在价格、安装方面，您可以
替施工单位省下不少钱。”

“外层玻璃的生产贵厂可能不
成问题，可是，内层玻璃的Low-E
涂料只怕不容易过关吧。此外，幕
墙的安装技术难度也很大，我们通
常是请瑞士专业安装咨询公司来
负责。”

“我们厂具备建筑幕墙专项设
计甲级资质和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
包一级资质。此外，我们特地从瑞
士请来了安装顾问。”

“哪一位顾问？”沥川问。
“密林公司的安鲁斯先生。”
“是安鲁斯让你来找我的？”沥

川问。
“我厂有 3000 名职工，有足

够的生产能力，只是没有足够的
订单。”

“许先生，您对您的工人负责，
我对我的项目负责，咱们各司其职，
您说呢？”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


